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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烟  雾 
 

冀晓宇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4级） 

 

车窗外一排排柏树整齐划一，连着路旁泥土急速向后倒退。趴在窗框，

望着外面的世界，当穿过村口的石牌坊时，就知道，一别几年的我们还是回

到了这里。 

像往常一样，在这一天的上午，每家每户都要给各家已逝的亲人去上坟，

祭拜那些在世没有享受到福分的老人们，也算是尽孝吧。因此，当汽车驶上

村子的街上时，一种有别于自然之感的寂静就袭向我们。不过，在夏日太阳

光的笼罩下，村子里的各色人物也都活泛了起来：长期圈养在棚子里的牛、

驴等都陆续跟随着主人上街溜达了；看见街上的各种粪便，人们反倒不再骂

街，换上了一副喜庆的脸色；空气中惨杂着的琐碎物也加入到这“合唱”的

队伍中，时不时得会攀附在人们的衣裙上„„这样使我们之前的感觉冲淡了

许多。可片刻之后，村子四面渐渐弥漫开了从各家烟窗中跑出来的雾气，它

们炙热、缠绵、滞留，同时有着秋日清晨般浓郁的冷骨。这时的村子，一加

联想，想必就能称它为“坟场”。 

说起我们的村子，大家都称“泊里村”。对于这个名字，人们因一代代

的相传而惯叫，甚至不经意的记在心里并伴随多年。而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

大家伙的嘴角都会同一出上扬，不耐烦地说到：“有都有了嘛，管它做甚！” 

稍后，人们各干各自的事情，一丝停顿都没有。其实，我也直到十岁的时候

才有了一丝认识。 

之前我们和爷爷奶奶、大爷一家子住在一个院子，其中剩下的几件空房，

留着给其余儿子当婚房使用，而那么多的房子都是爷爷年轻时一手操持着盖

成。当时考虑家里的情况，思忖再三，有着四个儿子的爷爷在村子散地时“得

到”了村子的北坡地。正因如此，地处偏僻，周围没有相邻玩伴的我那时总

是待在家中，然而哥哥和大爷家的孩子们也都上学了，独剩我一人跟自己玩

耍。每当这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呢？庆幸的是，看到没人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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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每每就会拄着拐杖走到门框边，招手示意我去搀扶，并随他去村子中心

溜达。有时也会让我跑腿去供销社买红河牌烟，一旦有这个机会，我都会趁

机在街上溜达一阵子，学着电视中的人们那样去压街。爷爷的烟瘾在我们家

是出了名得大，一般不到两天就能独自抽完 20根，屋中几乎总会有浮在屋顶

盘旋不走的香烟雾气，不到几年光景熏得墙面添上了一层厚厚的黑黄色。不

知由于何种原因，那个年纪的我还蛮喜欢闻到从大人们嘴里吐出来的烟味，

特别是爷爷身上多年形成的烟草味，觉得很是有一番味道。不过，大家往往

品尝到一勺蜜的甜味，之后如愿得到了那个罐子，却放在架子上搁置起来。 

有一次，我和爷爷从外面往回走，经过坡底时，看见一些村民坐在离家

门不远的石头上唠嗑，而不远处的空地上，他们各家的小孩则蹲在地上玩泥

沙，不时会传来家长的叮嘱：“不要再玩泥巴啦！刚给你换上了新衣服，真

不让人省心！”短短几秒，没有任何地表示，我随爷爷继续往前走，但我内

心其实是停留在那里的。不过，最使我纳闷的是：他们见了我和爷爷，咋不

打声招呼呢？当时的我还太小，一直以为是他们没看见的缘故。在那之后，

爷爷因中风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与我之前一般终日窝在炕上，我也就很少有

机会到外面逛去，也很难和爷爷见面说话。直到那一天，我才第一次认认真

真端详起他的样子：脸庞已不再是之前的那般圆润，残留着一张到处起褶的

苍白脸皮，身子也因无人照料遍布痔疮，从中散发着一种腐臭味，就如一具

骷髅躺在炕上。那次，不消片刻的温存，只剩我一人站在炕沿边。不想就这

么下去，我正打算踏出门槛时，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于是立马转过身

子问道：“那时为什么一定要在土坡处盖房？”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样，房

间沉默着，并夹杂着浓重的喘息声。等待几秒后，欲要离开的我看到了在爷

爷弥留之际从眼角流出的眼泪，断断续续地流出，却显得弥足珍贵。那一刻，

我仿佛见到了儿时般的我。 

过了几年，我到了上学的年纪。但不知为何即使上幼儿园，也没有同龄

人肯于我玩耍，我只能在旁边看着她们跳皮筋，踢毽子。每次课间休息操场

上举行的“宴席”，唯独我不被邀请。就连家长们接送自家孩子时知道了我

的存在，好像也在告诫着要与我保持距离。意识到这些，况且一想起儿时的

自己，我内心已无力再忍受那种漠视，不甘心受到那种非人对待。因此，十

岁时的我正慢慢刻意接近她们。为了一开始要引起注意，我颇下了些功夫—

—连续几天在人群中放学跟踪和课间偷听，听到无数嘀咕声音和见惯慌张前

行的背影，终于知晓了她们当中的“核心人物”以及第二次等人物（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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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起眼，背后一张口则掌握着多个人的来去）。打听完之后，我就着手实施

计划：一面我按她们的喜好，用自家塑料袋和废弃车轮带制成毽子和皮筋，

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们贡献给二等人物；另一面，当“核心人物”被老师叫起

回答问题或背诵课文时，我则向她提供小抄或在她面前竖起课本。就这样不

温不火的存在状态，当满打满算过了 43天后，我最终等到了那一声宣布的来

临。如今回到村子，仍能瞅见远处街上好几十人结伴而玩的盛况，见到此景

的我努力回想，可脑海中只剩下几处模糊人影。 

起初是最为艰辛的，然后来的我经过慢慢得往上爬，成为其中二等人物

的一员时，那种接受别人讨好和瞻仰目光的随心所欲，我是抗拒不了这么大

的诱惑！随着关系的熟稔，周末期间我和她们也会待在一起。而就在一次无

意间的玩耍时，我明白了村名为何会是“泊里”。 

正值夏天午休时分，我趁着父母睡着的时候，偷偷推着自行车从坡后溜

出家门，因为我和她们商量好了要一同前去村子东北方的一处名叫“柳林

沟”的地方。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即使离我家北坡不过二三

里的路程。因她们有到过那个山沟，在前面引路，而在后面的我则完全被它

的那种不同于村子般的一番气象所吸引，或许只是一种自然之感吧！沟子入

口还很平坦，道路两旁尽是片片浓密油绿的松柏树，里面还夹杂着许多低矮

的山茱萸和火棘树，一眼望去，一幅浑然天成的油彩画就展示在眼前。如果

细加察看，会发现入口左旁有一所被树木所挡住的办公院子，它是用来盘查

来往人们，防止村民偷采树木。可惜的是，因太冷清，没人愿意到这个山沟

处办公，所以往往看见的只是一片萧索的上着锁的锈迹斑斑的大门。继续骑

行往深处去，在夏光的炙烤之中，连同着热风席卷而来的缕缕树脂香，我们

出了松柏树的包围。之后，我们一行人开始在柏油马路上畅通无阻地“飚车”，

没有受到丝毫打扰，一个个张开双手，贪婪的将蓝天，夏风和那两旁飘动的

柳树枝条拥入怀中，尽情忘我的呐喊着，似心中有着无穷的压抑亟待发泄。

跟随着马路的延伸，两旁的青山陡然加高，也源源不断地传来远方的回声。

一路相伴，我们竟无意中在山脚下的草丛中发现了一股小溪，那么的孱弱和

清冽，却连续滋养着周围的生物，最终没入下方的青草丛。有了这个收获，

我们激昂满满地脚下用力一蹬，沿着小溪上方骑去。尤其是我，不单单如此，

内心还止不住的困惑：村子中真的还流着溪水吗，为什么没听村民谈起过啊！

现在细细回想，那次玩行或许早就冥冥之中注定了无疾而终。由于上方地势

低洼，小溪随之聚拢在一起，加上前几天刚降的雨水，形成好几处级深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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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其中的一处正好淹没过前方我们骑行的马路中间，使我们只得停留在这

边欣赏四周景色。把自行车随意停靠在树旁，我就站在了溪边的一块石头上。

果真视野变得开阔，眼中的画面也换了另一种色调。远处的几池水塘紧挨着

彼此，溪水平稳稳地流淌着，丝毫不打乱水面的光滑，只消袭来的山风一吹，

似是一幅在山间随风飘动的空白画卷，大加挥洒，这周围的一切都跃然于上。

这一刻，除却一切嘈杂，我内心深处不断涌现出兴奋之感，发觉身体有着一

股燥热和冲动，方溪水的凉意才可免除。大脑中的意识慢慢形成，可我的身

体不知为何又冷颤起来，就像寒冬腊月日子般的酷寒，禁不起这样，我只有

蹲下身子蜷缩起来，不使被别人瞧见。一经我即刻蹲在石头上捂住全身时，

那种神秘的东西戛然消失，只独留下一张苍白的脸色隐藏在众人之间，窥探

不得。 

在那之后，由于种种，那次成为了我的最后一次。这几年，不知如何诉

说的我，遗憾和痛恨也随年积存在心中，无法排遣。因此，一向不喜欢大人

们酒桌上的谈话的我，这次则默默地搬过小凳子坐在他们身后，将要从他们

口中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全貌。我们其实也是那一拨人当中的一个。前几十年，

我们和其他几位叔叔都相继分开，离村进城居住。忙着各种生计的人们总是

疲于应付五花八门的节日，任何都不例外，像今天这么齐全的围在一张桌子

上喝酒，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分散开后的第一次，想必这次饭桌肯定会迸发

出各种话语。内心这样想的我，现实中入耳的却只是平平淡淡的闲聊，各自

端起酒杯互相问问境况，表达问候，可当拿走面上的一切虚伪东西时，空气

中剩下的也仅是沉默，脸上的尴尬与内里的淡漠。我也受其蛊染，一股憋闷

重重压在我心头。实在受不了的我，起身大步迈出房门，独自在院中溜达。

看着院中的摆设，还是一切如故，只是多了点如人般高的杂草。透过玻璃一

望，房屋中的东西也是照旧一样，不同的却是落上了厚厚的灰尘。那么，那

山间的小溪也该如此的吧！等我再次进到屋中时，他们已经喝光了所买的酒

水，只是桌上的饭菜和筷子却没人动过。“真是见到猫尿，就不一样啦”，正

想着出神，我就被母亲一把推着出屋上山了。 

坟墓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就在土坡背后的一座山上，不算太高却很

陡，一成不变地呈阶梯状向上增长。不过，这里的土层比较厚实，这样也致

使山中各色树木和灌木丛扎堆向地下盘绕固定，多年来无忧地生长成浓密的

样子，到处可见不同枝条缠绕着隐去了上山的道路。可能是由于此路仅此一

次出现在山上，后人也都没有在走过这条路。总之，这趟祭奠之路不是很顺



冀晓宇·烟  雾 ◎ 

7 

利，再经过大人们艰难地在前边用树条开路之后，我们也最终在巳时到达了

墓地。 

一晃十几年而过，再次来拜访爷爷的墓地，不光是我，其他人也同样如

此，只是究竟又会有谁会觉察到这点呢？选在半山腰的坟墓后背有着山体的

遮挡，前方不远处的溪水连续反攻弯曲向前流去，四周又有着小山峰的环绕；

近处可观，土丘后面乘着一棵旁逸斜出的松柏树杈，左前方矗立着一棵过时

的迎春树。望着这些，我面朝墓碑内心颤颤发问：爷爷，您精心精力地布置

这些，可觉得还好？墓碑是在我高一时期才建在这里，短短几年过去，一切

都不如从前那般的完美和赏心悦目，惟有碑上金光闪闪的刻字与之相依。这

时的大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祭奠，除去杂草，摆上祭物，女人们趴在

土坟上哭嚎，男人们拾集可用的树枝以便使用成柴火，而我默默站在一边，

静看着这墓地自成的世界。虽说这几年村子渐渐有了一些起色，可终究抵不

过复燃之势。没等一会儿，大人们在垒起的两层石头围城的圈子中直接点燃

了柴火，由于经年洒落在阴暗的树下，原本跃跃欲试的火苗反而散发出浓浓

呛鼻的白色烟雾，无法补救的人们纷纷逃窜到几米外，在放任中等待。几秒

钟的功夫，濛濛雾气任意飘荡，无形无状却又填塞地满满当当，使得这里的

所有事物都出奇地融入一体，做不到用肉眼去辨别。此时若恰有村民路过这

儿，怕是以为误入了哪里的歧路而一路咋咋呼呼地溜下山去。恍惚了一会儿，

不知怎的，在我心底积压着一直存放于蜜罐之中的那丝丝麻意竟随之四处流

动，身体止不住地打颤，就如当初在溪水边上一样。可我再也没有力气支撑

下去，用仅余的双手探到身后的迎春树身来依靠着。 

爷爷，难道每一个人都是注定就只能以脸面活在世上，那么生活中的美

好事物该怎样保存呢！就拿我来说，涓涓回绕的溪水在我眼前温和绵软地流

向远方，不时泛起旖旎的水绉，可差点就错失与它的相遇。也对，原本就不

该有任何期待，缺失的一大块无论如何是填补不回来的。但我总是要说点什

么才好。爷爷，还记得您那场葬礼吗？我不是有意整整五天脸上都布满笑意，

只不过下意识得就成为了各种主宰。棺材的材质和摆放是照着死前的叮嘱，

灵堂的布置还算有心，供桌供奉的东西满满占了一大桌子，纸活做的也像样。

看到这些，还有特地从邻县请来有名气的吹拉弹唱俱通的“大家”，办得有声

有色。奇怪的是，放在正中间的您的照片还是一如既往的黑白分明。您一定

是在怨恨我吧，肯定是这样的，而我真的打心眼里喜欢这种排场。不管之前，

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很好吗，村子里的一大半人们来热情帮忙的热闹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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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更甚。点燃的大炮在空中炸裂，小甩炮在地上欢快地应和着，就连火苗

烧得正旺的灶台也来凑这热闹，生生地从锅盖四围催发出热仆仆的带有饭香

的烟雾气，使得整场葬礼云雾缭绕，大家身在其中更觉温暖和轻快。爷爷，

或许您„„没有以后了，一撮火苗毫无预兆蹭地从烟雾中跳跃出来，等消散

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大人们三三两两得聚拢在石头圈旁边，把各家带来的祭

祀食物扔到火中，有的还将纸钱，金银库等纸活也抛在其中，可惜只一下子

就化为了灰烬，哪还有给人享用的时间。一切都快烧完时，他们则扒拉开火

柴，用树下的腐叶土填充使火熄灭，并把石头圈留了下来。 

下山总是因着坡度而变得很容易，我也照常走在队伍的后面。正值太阳

光毒辣，一股脑得向世人宣示着自身的神圣性和普世性，强烈得都不能睁开

眼睛，可周围的生物们尽力舒展身子，齐排排得等待着阳光的恩泽。心里不

禁发问：这哪里是施惠于人？途中路经过几座坟地，有的和我们情况类似，

只余下烧焦的食物和被掩埋的火种，有的人家则还在进行中。走在半山腰上，

猛地发觉山中各处都有雾气在游动，浮动着的轻纱在慢慢包裹着万物，阻隔

了太阳光线，人也看得不太真切。无论怎样，就让这里的烟雾耽搁一天的日

子吧！ 

 

   


